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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前　言

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歌。在生活的旅途中，我们总会在心灵

深处，去释放情怀，去重温回忆，去瞻仰经典，去领悟生活。每

一次当心灵之语流过你的心河，你是否坚守信仰的庄严，是否

释放心灵的微笑，是否感动记忆的声音，是否感恩生活的赏

赐。脚步在不停地走，心就有不断的追求。憧憬每一份惬意

的灵动感受，一切就在我们为你营造的英语ＰＡＲＴＹ现场。

在这套丛书中，你将体验到：时尚前沿的超级冲击，域外

风情的宜人风采，文坛诗海的字字珠玑，谚语神话的美妙奇

幻，异国情调的清新独特，超强口语的纯正顺畅，人生丰碑的

熠熠光辉，多元时空的绚丽多彩，爱意无限

的神圣伟大，唐诗双声的意味深长，小品幽

默的生活滋味，还有时间流逝的永恒定格

等等。丰富、自然、悠扬、愉悦，是我们为青

少年朋友举办这场ＰＡＲＴＹ的宗旨，相信



你定会在这里邂逅生活的美好与奇特。让我们一起来亲临感

受、回味感悟吧！

由于编写的内容只是亿万之一，加之编者水平有限，不足

之处，愿大家批评和指正。

编　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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